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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康平县沙金乡法轮功学员韩军遭绑架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晚十点多，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腰汤村法轮功学员景翠珍，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恶人绑架。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景翠珍被锦州太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沈阳女子监狱，景翠珍连续多天遭到恶人用铁链子抽打、浇凉水，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等折磨。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景翠珍回到家中。以下是景翠珍自述她在沈阳女子监狱遭到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晚十点多，我发真相资料时，先后被绑架到女儿河派出所、锦州太和分局、锦州第一看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多，锦州太和区法院对我非法庭审，在没有公布结果的情况下，被锦州太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随后，就把我送到沈阳女子监狱。


刚到沈阳女子监狱，警察沈旭阳、张磊就开始逼我“转化”（即违心表态放弃信仰），让我写什么“五书”，被我拒绝后，他们用三名犯人看着我，以赵立绵（音）（经济犯）为首，时素盛（经济犯）、范旭（贩毒犯）三名犯人昼夜轮流用酷刑折磨我。白天是时素盛，夜间是范旭，赵立绵随时参与对我用刑。我被强迫坐小板凳（长：约十五厘米、宽：七厘米、高二点五厘米），不让我睡觉，不让上厕所。只要我一打瞌睡，范旭、赵立绵就用铁链子抽我，开始抽我时，我还能睁开眼睛，后来铁链子抽我时，我只知道疼痛，眼睛却睁不开，这时范旭就把我拖到水房，用凉水给我冲头。沈阳的冬天非常寒冷，刺骨的凉水浇到头上、身上……就这样持续的抽打、浇凉水、片刻不停的非人折磨。


三天后，我已无法站立，到了第四、五天，已精神恍惚、神志不清、全身瘫软，即使这样，他们丝毫没有减轻迫害。








2011年10月20日上午10点多钟，康平县沙金乡邪党副书记孙慧玖、沙金乡派出所所长印喜阳和康平县公安局二名警察（姓名不详），到韩军的商店将其绑架，并劫持到洗脑班。


相关信息：孙慧玖：沙金乡党委副书记，办电87260003、宅电87260231、手机13504931010   印喜阳：沙金乡派出所所长，办电87260110、手机13322421798。◇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景翠珍自述在沈阳女子监狱遭铁链抽打等折磨





警察：法轮功太厉害了！


〖中国大陆来稿〗一天，我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石凳上，旁边放着摩托车。我上前对他说：“送你一份新闻，看几个因果故事。”他说：“是法轮功！”


我说：“看了这因果故事。你不会有意去做坏事。其实法轮功是教人说话做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迫害宇宙真理的人肯定要遭报应。如央视主播罗京，为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起到了喉舌的作用，得了口腔癌；导演‘天安门自焚’骗局的陈氓，四十多岁得了胃癌，痛死在医院；零二年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地质公园发现五百年前垮下来的岩石长里有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每个字一米多大，一百多路专家学者考查了两三次，证实是两亿七千万年前的字，是天老爷的字，天要灭它。现在已有一亿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包括中南海的党、政、军高官。你也退出嘛，因为在你入党、团、队时，你额头上就被打上了兽印，天灭中共时，你就是它的一份子，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就会找上门。退出能抹去兽印、保平安。”


他听了后说：“好家伙，法轮功太厉害了，共产党整了这么多年了整不绝，还越整越多。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警察，专门抓法轮功的。这十一期间，上头喊加大力度整法轮功。这法轮功咋整嘛，无法整！你们太厉害了，无法整！”


我递给他法轮功真相光盘、真相护身符，他也要了。


我告诉他每日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福报，遇难呈祥。他重复说“好，好”。◇











卖菜老汉的福气





说：“千万别那么说，我可不是师父，我们的师父是李洪志。”老汉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我再也不用提着脚走路了！”


这时我才发现他鞋上绑着的那根绳没了。他拄着拐，高兴地在我面前来回地大步走，周围的人都为他高兴。


又过了四天，他又来卖菜。这回他拄着的拐杖也不见了，象一个正常人似的朝我走来。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到了我面前，双手抱拳感激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应该谢谢李洪志师父！谢谢法轮大法！”


半个月以后，老汉居然能骑车到十五华里以外的市场去卖菜了。我真为他相信法轮大法、明白真相所得到的福报而高兴。这是我亲眼见证的大法的神奇！◇











中共不敢把610迫害


法轮功写入地方史志








【明慧网】那是二零零九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在离家不远的路边小市场卖菜。上午十点多钟，天空乌云密布，不多时就下起雨来。


在我对面路边卖菜的是一对外村的夫妇，他俩打的是一把小伞，雨越下越大，两个人打一把伞不够用了。我撑的是一把大遮阳伞，这时那位老汉就向我走来。我看到这位老汉走的非常吃力，他脚穿的是一双黄胶鞋，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拽着一根打包装用的编织条，那根编织条子系在鞋带上，用来拽着他不听使唤的右脚。


风雨中的他一步一挪地从马路对面朝我走来，走了老半天才来到我面前。我给他让了个坐，歇了一会儿后，我说：“你什么时候身体这样的？”他说：“一年前得了脑血栓，右脚就不听使唤了。”我说：“我炼法轮功很多年了，一身的病全好了，你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范旭、赵立绵仍然重复几天来不变的迫害手段，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只要上下眼皮碰到一起，就是铁链子抽、凉水浇、坐小板凳。说是坐小板


凳，其实就是瘫在小板凳上，这时，我已无法坐着。这样的迫害大概持续六天。之后，就让我上车间奴役劳动。常常是早晨六点出工，干到晚上九点多。每天要干上十五个小时。有时，监狱为了多挣钱，赶任务，还要多延时。四年的时间里，每天如此。


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后，恶人又让我填写一个什么 “表”，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个什么表？好象是打对勾、写数字一类的。我不写，恶人就又重复一个月前的迫害手段，强迫我坐在小板凳上，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只要一打瞌睡就用铁链抽打，还不清醒，就把我拖到水房浇冷水。第一天，赵立绵恶狠狠地打我嘴巴，不知打了多少下，一直打到她的手打累了，打不动了。一天早晨，大约四点多钟，范旭、赵立绵突然用手狠掐我的大腿内侧、打胳膊，全都掐成黑紫色。我还是不写。范旭让我脱衣服（冻我），我不脱，她就把我按倒在地，双脚踩我的肋骨、前胸，强行将我的衣服扒掉，冻我。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胸痛、胸闷、气短。到现在，我不能干一点重活，只要稍微用劲，就觉胸闷、喘不上气来，全身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图：法轮功学员在卡拉扬广场和平抗议中共迫害





文／沈阳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我最近在参加一次县里召开的续写《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主编在会议上讲：“绝对不能在志稿中出现‘610’和法轮功的文字，国际上在批评中国（注：实为中共）人权，这个事（注：迫害法轮功）不能写在史志上。有的地方的稿子中就因为出现（迫害）法轮功的文字内容，报上去被打回去全部重编。”


“610”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在过去十二年来罪恶累累。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知道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不敢将其所为载入历史，怕承担历史的责任。


希望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冷静地想一想，切莫盲目地跟随中共邪党迫害修炼的好人。否则终究会受到法律和道义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法轮功学员还在现场演示功法，祥和的场面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


三十一日上午九点至晚上六点，法轮功学员来到胡锦涛所在的总统府附近的城堡剧院前举行抗议活动。当晚七点，学员到维也纳中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奥地利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一时间，法轮功成了全奥地利民众关注的话题。◇





（明慧记者李姗维也纳报道）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下午，中共党魁胡锦涛到访维也纳。其在维也纳的两天期间，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谴责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惩治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责令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三十日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入住的酒店附近国家歌剧院前的卡拉扬广场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SOS停止杀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横幅。

















忍好，身体也会好起来的。”


他很相信，当时就让我教他念。我教他念了很多遍，他说记不住，我就给了他一张写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护身符，让他照着念。他又说不认字，没办法，我就一遍一遍教他念，记不清教了多少遍了，他说差不多记住了。


这时雨也停了，他和老伴又卖了一会儿菜就回家了。


过了三天，老汉夫妻又来卖菜了，只见那老汉老远就喊：“我得去看师父！我得去看师父！”我连忙向他摆手








中共党魁访奥地利　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








